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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现阶段网络主播社会保障权益陷入困境的关键性原因在于社会保险与劳动关系存在捆绑

现象，而传统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已不适应网络主播劳动关系认定的现实需求。基于此，为适应网络灵活用

工的特征，应完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将劳动关系认定与社会保险解绑，建立新的

保险及承担机制，设计适应网络主播需求的新型社会保险体系，以此来保障网络主播的劳动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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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网络直播行业异军

突起，使得互联网与零工经济相融合的就业模式应

运而生，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更是发挥了稳就业的

重要作用。与传统劳动者相比，网络主播呈现出工

作碎片化、合作远程化、工作时间弹性化、劳动力

技能化等特点。[1] 企业用工方式的灵活化大幅提升

了劳动者的就业率，但随之而来，也引发了一系列

劳动纠纷问题，其中最典型的是网络主播与企业平

台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网络主播的社会保障权

益如何实现等。在我国，现阶段对于网络主播这一

群体社会保障权益研究较少。所以本文以网络主播

与企业平台之间劳动争议案例为切入点，对网络主

播的劳动现状进行分析，希望能丰富网络主播劳动

权益保护的相关研究。

一、网络主播劳动关系认定及社会保障权益面

临的困境

（一）网络主播劳动关系认定面临的困境

1．司法实践中劳动关系认定存在分歧。本文

以“网络主播；劳动关系”为关键词在北大法宝司

法案例库进行检索，审结时间选取在 2020 年 1 月—

2023 年 7 月之间，共检索到 107 篇，剔除重复及与

本文研究内容无关案例 8 篇，得到有效样本 99 篇。

根据统计数据可知，在 99 件案件中，法院认

定网络主播与企业平台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 31件，

占比31.31%，法院认定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有58件，

占比 58.59%，法院对是否构成劳动关系不作回应的

有 10 件，占比 10.1%。从裁判结果来看，一审生效

和维持原判有95件，但也有4件案件在二审裁判后，

与一审法院在网络主播与企业平台劳动关系认定上

持相反意见。根据裁判结果分析可知，不同法院在

认定网络主播与企业平台之间是否成立劳动关系时

存在分歧，甚至是相反意见。

2．劳动关系认定标准不明确。通过对样本案例

的梳理可知，法院在认定网络主播与企业平台之间

是否成立劳动关系时，大多以《关于确立劳动关系

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 [2005]12 号，以下

简称《通知》）为裁判依据。根据《通知》第一条

规定，在未签订劳动合同情形下认定劳动关系需同

时满足主体适格、兼具人格及经济从属性、业务相

关性。实践中，对于主体是否适格、业务是否相关

比较容易判断，因此，劳动关系认定的争议焦点主

要集中在人格从属性与经济从属性的判定方面。

人格从属性的判定。法院在判断网络主播与企业

平台之间是否具有人格从属性时，主要考察企业平台

是否对网络主播实施了劳动法意义上的管理行为，即

审查网络主播对工作场所及工作时间是否可自行支

配，是否需服从企业平台考勤制度、用工管理制度等。

以马田田诉南通户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户

浩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为例，一、二审法院对于马田

田的直播时间及地点由户浩公司安排，受其考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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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约束的事实是否属于劳动法意义上管理产生

不同理解。在新型网络用工的背景下，如何判断企业

平台实施的管理行为是基于劳动法意义上的管理还

是直播行业为了保证直播质量而进行的无附属性的

管理 [2]，司法实践中缺乏明确的判断标准。

经济从属性的判定。法官主要依据报酬获取方

式，收入是否为其主要生活来源，报酬来源等判定

双方是否具有经济从属性。网络主播的报酬获取方

式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保底工资加上提成，由企

业平台出资发放；另一种是粉丝在平台上对主播进

行打赏，款项由平台收取之后发放给主播。样本案

例中，法院更倾向于认定薪资获取模式为保底工资

加提成的主播与企业平台之间具有经济从属性，相

反，粉丝打赏型薪酬模式不具有经济从属性。但样

本案例中，收入多少可以认定为其主要生活来源并

没有统一的标准，薪资获取模式的认定也并不相同，

有的打赏型薪酬模式也含有最低收入的保障，那这

部分算不算保底工资呢，也没有明确的界定。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尽管各地法院适用依据相

同，但不同法院对于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的审

查标准与认定方式并不一致，其自由裁量也略有不

同。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不明确，导致处理相似案

件时裁判结果却不尽相同，甚至一、二审法院的裁

判截然相反。

（二）网络主播社会保障权益面临的困境

1．网络主播的社会保险权益受损。从购置社

会保险情况看，在法院认定双方构成劳动关系的 31

件案子中，仅有肖珊珊诉威海三岁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中的企业为其主播员工购买了

社会保险，保险覆盖率非常低。其余样本案例中，

企业都不约而同回避了社会保险购买的问题，试图

以双方为合作关系来逃避用人单位的缴纳社会保险

的义务。实践中，在企业不为主播缴纳社会保险的

情形下，主播自身因收入与支出的压力导致购买商

业保险的意愿普遍较低，这就造成了网络主播这一

群体普遍“缺保”的现状。

2．网络主播的休息权受到侵害。根据样本数据

（见表 1）可知，在样本案例中有 46 件案件提及企

业平台与网络主播之间具体工作时间、地点、薪资

等相关信息。

从直播时长来看，大部分企业平台与网络主播之

间约定每日最低直播时长在 6～ 8小时之间，占比约

为 60.87%。在章海燕诉宁波市华思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劳动争议一案中，双方约定每月直播有效天数不

低于 26 天，每日直播时间不低于 7 小时，连续直播

1小时以上方算有效直播时长，否则不计入直播时长，

并且直播前的准备时间不计入直播时长。根据淘宝，

抖音，快手等网络平台的直播行情来看，高强度的夜

间直播的占绝大多数。休息权是宪法赋予每个劳动者

的一项基本权利，但在直播时段及时长受到严格约束

的大环境下，网络主播的休息权面临侵害。

二、网络主播劳动关系认定及社会保障权益陷

入困境原因分析

（一）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不适配网络主播

1．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我国现行《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规定成立劳动关系必须符合形式要

件，即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对

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如何认定问题，《劳

动法》《劳动合同法》对此并未作出明确界定。而

司法实践中，法院审理此类案件主要以《通知》的

从属性标准为认定劳动关系的实质要件，其中人格

从属性强调劳动者受公司管理约束；经济从属性强

调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是其主要生活来源，经济上依

赖用人单位；业务从属性要求劳动者提供的劳务属

于用人单位的业务范围之内。据此，我国传统劳动

关系认定标准分为两类，一类是成立劳动关系以签

订劳动合同为依据；另一类是未签订劳动合同情形

下适用《通知》中的从属性判断标准来认定劳动关

系是否成立。

2．司法实践中的“从属性”劳动关系认定标准

不适配网络主播。在零工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用

工关系日渐复杂，全有或全无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

已不合时宜。一方面，现行法律法规强调劳动关系

的从属性，但新型网络用工关系呈现出弱从属性的

表征，仅具备劳动关系的部分特征。另一方面，《通

知》中有关人身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的规定过于宽

泛，不利于网络主播的劳动关系认定。由于现阶段

我国在劳动关系认定方面所出台的法律法规少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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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滞后，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模糊，导致传统劳动关

系认定标准无法满足互联网经济时代而衍生出的新

型劳动关系的需求。

（二）社会保险待遇与劳动关系认定捆绑

在我国劳动法与社会保障研究中一直存在社会

保险待遇与劳动关系捆绑的理念 [3]，即劳动者享有

社会保险的前提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成立劳动

关系。而新型网络用工模式下用工方式的新颖性导

致很难明确企业平台与网络主播的劳动关系，加之

平台企业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通常选择不与主播

签订劳动合同，转而采用劳务外包或合作协议的方

式，导致许多原本属于社会保险保障范围的劳动者

被排除在外，因此，打破劳动关系认定与社会保险

捆绑关系势在必行。

（三）企业逐利，缺乏社会责任感

逐利是资本的天性，企业平台一方面利用自身

优势地位，通过算法技术实现对直播时间的精准掌

控，将原本连续的工作时间中非产出时间剔除出去，

使得主播的劳动时间极致碎片化且被大幅度延长。[4]

另一方面，设置严苛的薪资计算与发放方式，促使

主播在收益未知的情况下“自觉自愿”地拼命延长

工作时间，[5] 实现其自身劳动产出效率的提升。此

外，企业平台为了最大程度降低用人成本，选择不

与网络主播签订劳动合同来规避用工主体的责任，

从而达到不缴纳社会保险的目的。

三、网络主播劳动关系认定与社会保障权益实

现路径

我国网络主播劳动关系认定模糊与社会保险覆

盖不足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完善相

关法律法规，科学界定劳动关系认定标准。一是完

善劳动关系方面的法律法规，厘清网络主播与企业

平台之间的法律关系，不能让网络主播处于劳动权

益保障的模糊地带。二是针对新型网络用工模式下

复杂多样的劳动关系进行改革，建立多元化劳动关

系认定标准，增设新就业类型，更加重视劳动事实

的认定，以维护网络主播的合法权益。第二，完善

社会保障体系。一是将建立劳动关系与享受社会保

险待遇解绑。二是根据网络主播的特点，建立新的

保险及承担机制，设计适应网络主播需求的新型社

会保险体系。通过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设置单

项保险参保模式，来提升我国劳动者的参保覆盖率。

松绑原有的五险捆绑缴费方式，根据重要性次序允

许企业平台从业人员选择加入部分保险项目 [6]。第

三，加强政府监管。一是加强对网络平台的监管，

规范网络直播市场准入门槛。政府部门应提高数字

治理效能，加强对企业平台的监管。二是政府部门

要积极开展关于劳动法、社会保险方面的普法宣传

活动。三是引导企业平台自觉承担起用工主体的责

任。第四，提升个人参保意识。网络主播应强化社

会保险教育，积极参加法律宣传活动，提升个人参

保与维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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